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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何以中国”之 发现篇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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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来说，要完整保
存几十年的记忆都不是一件
轻松的事情。然而，有些文
明却已经在中华大地上漫游
了几千年。

位于陕西榆林神木市高
家堡镇的石峁遗址就是这样
一种存在。这座城址初建于
公 元 前 2300 年 前 后 ， 面 积
达 400 万平方米以上，距
今已有 4000 多年，是中国已
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
城址，被誉为“石破天惊”
的重要考古发现。

来自 4000 多年前的一枚
枚玉器，通过考古学家的手
铲，从黄尘古道走来，与今
人照面。它沉默不言，却是
几千年朝代更迭、疆土变迁
的见证者。这，令人对中华
文脉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和
敬畏。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说，认识历史，离不开
考古学。考古工作是
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
历史、中华文明瑰宝
的重要工作。

囿于专业所限，
我以前对考古并没有
太多的了解。直到今
年全国两会闭幕后，
我们在全国政协委员
读书群里开启了对中
华文明起源的探讨，
这也是我第一次如此
深入地了解考古的魅
力。文明探源意义重
大，然而，要拿出实
证，则必须通过考古
学家手中的武器。

王巍、袁靖、王震
中等专家在读书群里
现身说法，令大家了
然，正是通过考古挖
掘，良渚、陶寺、石峁、
二里头这些“明星遗
址”，得以穿过历史尘
埃，来到我们面前，让
我们得以一睹先人之
貌。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不只有灿
然的群星，还有不灭的人间烟火，这是老祖宗给
我们独有的馈赠。

在读书群中，有读者提问，“新石器时代，
以农耕为基础的满天星斗、重瓣花朵的区域文
化，为什么最后月明星稀，只有二里头文化一
枝独秀？”

群里书友认为，这是个“大哉问”，极为深
刻，需要深究。因为这一问题不仅涉及中华文明
的起源，而且也涉及中华文明的发展为何唯一
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一石激起千层浪，书友讨
论纷纷。集各位高见，我认为，中国“大一统”传
承的“一元”基础，也可以说，正是接地利、应天
时、顺人和——地利天时人和。

“地利”，概括地说是一条长江、一条黄河，
尽管奔腾千年、时而泛滥甚至改道，但一直孕育
着、紧系着中华民族，这是不争的事实。顺着长
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扩展开去，拉住长城内外（游
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都向着生产方式相对更先
进的一端融合），走向大海大洋（顺流而下，进入
南海、东海，深入太平洋）。所以，讲一元多样之

“元”，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长江黄河，乃是承
载中华文明“地利”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

如果“地利”是“形而下”的，“天时”就是
载于“地利”之上的大趋势、大规律，是“形而
上”的。

正是气候环境变化，人类为了生存必须从
森林走向农耕，人类文明就开始萌生了。青铜器
极大地提高了农耕的生产力，二里头文明就诞
生了。我认为，接地利、应天时，必致“顺人和”，
即中华文明“始于一元多样，归于多样一体”，也
即中国“大一统”传承的“一元”文化基础。

最新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不断拓展我们
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历史脉络的认知。
中华文明从距今5000年到4000年期间形成的
各区域文明各自发展交流共聚，转变为中原王
朝引领的一体化性进程，展示出多源汇为一体
的发展路线。面向未来，继续推进、不断深化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
江河汇流的发展过程，需要在考古实证的基础
上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理论分析。同时，
关于不同时期的文明发展历程还有许多谜题等
待破解，尤其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特征还有
待深入研究。只有在不断的追问中，我们才会距
离真实最近。

这期“中华文明探源·何以中国”系列报道
所展示的陕西石峁考古就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的一个缩影。在石峁，我们不仅感受到北方远古
老城址的雄峻，更能体会到不同文明的交融交
汇和兼收并蓄，在文明的涌动中，感通古今，追
本溯源。收录石峁考古过程和资料的陕西考古
博物馆是唯一一个以考古学科命名的博物馆，
对考古学科的理论方法，以及文物保护和重要
考古发现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展示，大家如果有
机会去参观遗址，一定不要忘记造访这个考古
博物馆。

中华文明“始于一元多样，归于多样一体”。
把“一元”的圆心固守住，把包容的多样性（多线
性）半径尽量拉长，画出最大同心圆，永固中华
儿女大团结！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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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皇城台
皇城台的考古发掘始于 2016 年，目前已

揭露出皇城台门址及东护墙北段上部及台顶大
台基南护墙，是石峁最核心的工程区域，作为
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的早期宫城，皇城台层
层设防、众星拱月般的结构奠定了中国古代以
宫城为核心的都城布局。

皇城台门址由广场、瓮城、南北墩台、门
道等组成。广场由基本平行的两道石墙围成，
平面呈长方形，面积超过 2000 平方米。在外
瓮城外侧的墙根处，发现完整玉钺两件。门道
内为石板铺砌的路面，陡坡状攀升至台顶，路
面的部分石板上发现阴刻“符号”。最新考古
发掘中，门址和东护墙北段上部出土的陶、
骨、石、玉、铜等各类遗物数以万计。皇城台
发现的制作铜器的石范，为国内已知最早的铸
铜遗存之一；陶瓦是公元前 2000 年前后国
内数量较大、区域位置最北端的发现，暗示着
台顶存在着覆瓦类高等级建筑；“弃置堆积”

中出土的万余枚骨针以及“制作链”各阶段的相
关遗物，暗示着皇城台顶部可能存在着大型制骨
作坊。皇城台还出土有不少于 20 件的骨制口
簧，口簧在现代被叫作“口弦琴”，是目前世界
范围内年代最早的口簧。2018 年在台顶发现了
一座夯土筑芯、砌石包边的大型建筑台基。台基
已揭露出的南护墙上发现有 30 余件石雕。这些
石雕可能与石峁先民砌筑石墙时“藏玉于墙”或
修筑建筑时以人头奠基的精神内涵相同，代表了
先民对皇城台的精神寄托。

（二）外城东门址
外城东门址是石峁遗址全面揭露的第一处

重要遗迹，由内外瓮城、南北墩台、门塾等设
施组成，周边地层及遗迹中出土了玉铲、玉
钺、玉璜、牙璋、陶器、壁画和石雕头像等重
要遗物。

外城东门一带石墙内埋葬玉器的现象尤为
引人关注。根据其出土状况分析，这些玉铲、
玉璜、玉钺等器物应是城墙修建过程中有意嵌
入墙体的。石峁遗址所见将玉器置于墙体之内
的现象，或符合上古文献或神话中提到的玉
门、瑶台、璇门的相关记载。作为石峁人在信
仰层面的驱鬼辟邪观念催生的精神武器，石峁
外城东门址所见杀戮奠基及墙体藏玉现象，极

大满足了辟邪神话寄托及“宗教中心”的向心
功能，也成为其凝聚周边中小型聚落的核心手
段。外城东门址是中国史前城建史上规划最为
复杂、设施最为齐备的实例，设计精巧、结构
复杂、装饰华丽，筑造技术先进，被誉为“华
夏第一门”。

（三）韩家圪旦居址与贵族墓地
韩家圪旦系石峁城址内城的一处居葬遗址，

出土陶、石、骨器千余件。韩家圪旦地点发掘的
墓葬多为竖穴土坑墓，规模在2平方米以上，最
大者长约 4米，宽约 3米，深 6米，墓室面积 12
平方米；最小则仅可容身。规模差异显而易见。

韩家圪旦地点早期作为居址使用，晚期考古研究
时居址废弃，作为墓地使用，聚落功能发生了巨
大的更替。虽然该墓地被严重盗扰，但仍然从规
模上能够判断其为石峁遗址内的一处大型贵族墓
地，墓地主人出现了身份差异及等级区分，社会
复杂化倾向加剧。

（四）樊庄子哨所
樊庄子哨所位于石峁城外的东南方向，与外

城南墙上的一处城门隔沟相望，与外城城墙直线
距离约300米。哨所系在自然土峁顶部垫土找平
后再修构石砌建筑。石砌建筑可分为内外两重

“石围”，内围位于山峁顶部正中，平面大致呈东
西向长方形，长约 14 米，宽约 11 米。除西墙
外，其余三面墙体保存比较完整。根据方形石围
内侧均匀分布的壁柱槽分析，或应为一座用柱子
架撑的“哨所”，其功能或与登高望远观敌瞭哨
有关。樊庄子哨所与其他四座同类遗迹共同构筑
城外的“预警系统”。

（口述：孙周勇 整理：司晋丽）

石峁遗址的几处重要考古发掘

■ 文明探源·委员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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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最大的一座城址”

记者：石峁遗址被誉为“中国文明的前夜”。乍
一听，这是一个距今 4000 多年的史前文明，但如果
用夏朝建立的前夕这个方位来表述，就亲近多了。
这样一想，好像穿越 4000 年也如电光石火一般，并
不遥远。

孙周勇：一眼千年，这正是考古的魅力所在。考
古学是一个不断发现的学问，是通过物质资料来说
话的学科，通过实实在在的文化遗迹或者文物，不断
地更新或者纠正着人们原先对于历史、对于文明的
认识，这些实物连接着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让
人感受到新奇、不可思议的同时，又对我们一以贯之
的中华文明充满自豪感。

记者：您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加入石峁遗址考
古工作的？可否大致梳理一下这项工作走过的历程？

孙周勇：作为陕西人，又是考古科班出身，我很
早就开始关注石峁了。石峁考古调查工作全面启动
是在2011年，由我担任领队。自2012年开始持续大
规模发掘后，我们首次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对遗址残
存城墙的走向进行了测绘，确认了石峁遗址是以“皇
城台”为中心、内城和外城以石砌城垣为周界的一座
罕见大型石头城，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皇城台
具备了早期“宫城”的性质，发现有玉器、石范、壁画
等象征身份等级的“奢侈品”，以及铸铜、制骨等早期

“核心技术”催生的生产遗存，这些实物为我们勾勒
出当时石峁的“王”和高等级贵族们在台顶近8万平
方米的空间生活的场景。2012年，我们公布了外城
东门址考古新资料，这处有着两重城垣、规模宏大的
史前城址，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关注。现在，皇城台
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

石峁遗址的考古挖掘是几代人集体性的成果。
放在陕西考古、中国考古的历史中，每一代人都只是
很小的一个片段。早在1958年，考古学者就首次关
注到石峁遗址。从1976年开始，北京大学、中国社科
院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
的几代人就几乎没有停止过在遗址上进行调查、勘
探、发掘、研究，才形成一张比较宏观的图。很多上级
领导到陕西省考古博物馆考察时，我都会讲解说，挂
在墙上的每一张图、图上的每一个点背后，都有一群
人在那里工作了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

记者：那么，石峁城址建于距今4000多年前，这
个时间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推测的？

孙周勇：2010年，当时的神木县向陕西省文物
局报告，说石峁遗址发现了大量玉器、陶器等文物。

从消息推测，我想这个地方肯定非同一般。我们团队
也几次到遗址去考察过，看到了后来被确认为城墙
的石墙。但刚开始为什么没能认定这是一座石城？因
为石墙是断断续续的，加之过去大部分学者认为石
墙包括皇城台一些护墙，可能是战国时期秦长城的
附属设施，谁都没有推测到会是城墙。转折点是
2011年我们进行的大规模考古调查。我们把整个区
域10多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跑遍了，然后绘制
成一张图。当把石墙和龙山时期的遗物匹配到一张
图上以后，发现有一个高度的吻合，直观判断它应该
是龙山晚期的一座城，如果确认的话，将是整个北方
地区最大的一座城。后来也是通过与龙山文化时期
的典型遗物相关联对比，判断到石峁遗址能追溯到
4000多年前，也就是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是
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国所建规模最大的城址。一些
学者还从聚落和社会的层面进行了相关研究，甚至
上升到文明或国家起源的高度，认为石峁可能已经
进入早期国家的发展阶段。

记者：跑遍 10 万平方米，一定是个艰辛漫长的
过程吧？

孙周勇：“广大考古工作者风餐露宿、青灯黄
卷”。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画面。现在回想起当时还
是略带心酸的。1996年我们从西安去榆林考古，虽
然在一个省内，但铁路还没有通，我们开一辆吉普
车，一走就是三天，忍饥挨饿也是常事。后来，我国第
一条沙漠高速——榆林到靖边高速公路开通后，我
们就坐一晚上的大巴车，历经十几个小时，第二天早
上到了开始工作。即使在考古发掘工作大规模启动
早期，考古队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依然很艰苦，没地方
住，就住老乡家废弃的窑洞；没水喝，就喝窖水；手机
信号基本不通。现在的条件不可同日而语了——西
安到榆林的航班每个小时就有一趟，和公共汽车一
样便利，开车的话6个小时就能到达。遇到野外一些
复杂路况，普通车辆到达不了的地方，可以租辆越野
车。我们还在当地建起了自己的办公室。

在文化的交流中体现了“多元一体，
兼容并蓄”

记者：近年，随着文博类综艺节目的播出，让文
物开口“说话”成了一个流行的现象。如果让您选择
一种能代表石峁的文物，就是您会选哪一种？

孙周勇：倘若在石峁发现大量的石雕之前，我首
选的肯定是1976年发现的一批27件牙璋，这个牙
璋被认为可能是后来流行在东亚地区的牙璋的祖形
和发源地。现在，我会选择皇城台的石雕。石雕原本

是大型宫殿上的装饰，营造出一种比较有仪式感、威
仪、震慑力的氛围。受疫情影响，目前实地参观还不是
很方便。《人民政协报》的读者感兴趣的话，可以先在网
络上找一些图片看看。石雕的图案分几种，有一种典型
的神面型图案石雕体量庞大，形象也特别丰富；第二种
是似兽非兽、似人非人的神面状的，有的像饕餮纹，有
点儿像良渚的纹饰；还有的是比较写实的，脸部圆润带
着笑容，但因为要刻画在石头上，就会被拉长成为近乎
方形的，像商代的青铜人面鼎。第三种是阴刻的线条，
基本上是一种浮雕的创作方式。艺术创作肯定是夸张
化、拟人化的。我们推断，这要么是石峁王国的祖先，要
么是英雄一类的人物形象。每每与他们注视，我都能感
觉到他们也正在看着我，想对今人讲述曾经的一件件
趣事，或倾吐往昔的荣耀。

记者：您前面讲到，石雕上的饕餮纹，和良渚的纹
饰有些相似。这让我联想到，石峁和良渚的另外一个共
同点，都出土了大量玉器。而且据说，这两个地方的玉
器还有所相似。这是否说明，在几千年前，不同的文明
就在融通、交汇？如果是的话，会是通过什么样的介质
来实现传播的？

孙周勇：当石峁出现时，良渚文明已经衰落了，这
两种文明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正如你所说，我们在
石峁看到良渚时期的玉琮，当然这种玉琮已经被改制
过了，在良渚是典型的一个天圆地方的柱状，而在石
峁时期就被切为薄片了。这说明古人上层社会高等
级的礼器或者说奢侈品，交流的网络一直是比较通
畅的。石峁处在欧亚草原廊道的南端，也是一个交通
发达的地段，它汇集了很多文化：有西北方的齐家文
化的一些典型的因素，跟陶寺遗址有很密切的关系，
同时也可能跟关东地区、中原地区产生过一定的交
集。其实很多文化都能看到类似的现象，一个强势文
化在产生形成的时候，会吸收周边的一些文化因素，
也就是说，在同一时期，文化之间的互相交流影响是
一直存在的。这些年，我们还在皇城台发现了扬子鳄
的骨板和一些海贝，现在想来很不可思议！这都是长
江流域或者大海里面才有的东西，可是它们竟然很
早就出现在西北内陆。所以，从考古发现的角度来说，
这体现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讲的“多元一体，兼容并
蓄” 的文化面貌。至于你问我，当时文化交流的工具
是什么，究竟是车、马还是船，坦率说我也不清楚，到现
在依然是未解之谜。

记者：除了皇城台展示的王和贵族的生活场景外，
有没有发现当时普通人的一些生活情况？

孙周勇：我们团队通过植物遗存，分析出石峁的生
业特点以农耕生产为主，兼营家畜饲养业。农作物种类
主要包括粟、黍两种小米；豆科植物较丰富，显示家畜
饲养业也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农牧交错带的生产特点
也许在当时已经形成，石峁先民已经能够饲养上述动
物作为家畜并自给自足地满足日常生活需要。

考古就是不断迫近历史真实

记者：石峁人是怎么消失的？
孙周勇：石峁城址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现

在还没有确凿的原因。但我们观察到一个普遍的文化
现象：在大河套区域，就是广义上的北方区域，内蒙古
的中南部、山西的西北部、陕西的北部大概10万平方
公里这个范围里头，从距今4000年前后发展到3800
年前后的时候，整个前期遗址里的人突然都消失不见
了，石峁人也不例外。一群来自“蛇纹鬲遗存”的人，占
据了石峁人生活的地方。石峁人的消失很可能跟气候
变化，或者是资源的日趋紧张、战争因素有关。

记者：石峁遗址也属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部
分，这个平台对考古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孙周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很重要的一个平台。
几次很重要的工作，包括在关键阶段确定石峁遗址的
性质和认定它的价值的时候，都是以探源工程的专家
们为主，在现场召开了几次重要的、具有节点意义的会
议。记得2012年，张忠培先生、李伯谦先生都说这是石
峁古城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会改变我们关于中
国早期的一些认知的高度。

记者：中国考古已经走过100年了，您怎样看待这
项事业？

孙周勇：我的回答应该跟大部分的学者是一样的，
考古发现是在不断地丰富古人社会的真实图像，不断
迫近历史真实，但永远不可能完全复原，因为我们通过
史书记载看到的往往是后代或者更远的人追溯前代的
历史，很少有当代来记述的。所以，“地下这本书”应该
是最能够客观真实反映当时社会的真实途径。

石峁，相隔千年宛如初见
——专访石峁遗址考古队领队，陕西省政协委员、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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